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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编者按：我们终于找到了“好心人李师傅”。我们找到他、采访他，不是让他暴露在媒体面前，不是让读者窥探他的隐

私。而是为了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探寻他“隐捐”的前前后后，以便让这种爱心与善举感染更多的人，让这种爱心与善善举传

递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们向李师傅致敬，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他的举动。我们与李师傅有约，不透露他的姓名，不说出他的住址。就让我们们

一直叫他“好心人李师傅”吧，就像许许多多“隐捐”者一样，让“好心人李师傅”成为绝望者的希望，成为冬日里的的暖阳，成

为我们这个社会最美的称号。

“好心人李师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隐捐”

“如果我是陈光标，也愿站出来”
本报记者 李文鹏

□侯升明

无疑，“隐捐”者实实在在
的救助行为会感动那些得到救
助的人，虽然受助者无从得知具
体哪一个人帮助了自己，但是感
恩之情已深埋在心底。

自然，受捐者会发自内心
地感到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

将来自己病好了或长大了也
要当一个乐于助人的人。由此
看来，“隐捐”者的行为不仅仅
是让几个人受益，从长远来
讲，会让更多的人受益。他们
可能没有想得这么深远，但这
种无私关爱之情的传递会真
实发生，不容置疑，“隐捐”者
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正在于此。

□陈妍

关于“隐捐”者，无论什么
原因，都应得到尊重和理解。

无论他们是工薪阶层还是管
理者，他们可能更愿意公众把
目光对准那些孤苦无助的群
体。因为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
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再多的
鲜花掌声，对他们而言都是累
赘，远不如天下寒士喜笑颜开、

孤残儿童有学可上、穷苦之人
幸福安康来得有劲有效。

因此，对“隐捐”者，保持
带着敬意的不关注，不去刨根
问底，不要围观探视，即使心
知肚明，也不要捅破这层美丽
的窗户纸。让这些人自由自在
地去做造福于人、安心于己的
事不是很好吗？

□杨岩刚

我觉得“隐捐”能够让人
理解，因为“隐捐”可以免去很
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在自己
生活的圈子里，身边需要帮助
的人很多，当你救助那些素不
相识、身处困境的人们时，会
惹来很多非议，甚至有人说你
是有钱没处花，吃饱了撑的，

或者说你是想出名。与其听到
那些流言飞语，还不如“隐捐”

图个心安理得。

我很佩服这位“隐捐”的
好心人李师傅，人家只图自己
的爱心实现，根本不图什么回
报，只要自己的爱心能够温暖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心里就踏
实了，这就是我们生活里最需
要的、最朴实的爱心。

齐鲁晚报：当时决定救助刘娜

是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这10万元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师傅：了解到刘娜的情况

后，我就到她家里去了一趟。当时

她家里已经很困难了，再没人帮的

话，就要放弃治疗了。看到这个情

况，也没多考虑就决定帮她。我手

里也有这部分钱，我现在有车有

房，也有这条件去帮他们了。

刘娜家里当时有3万元，可离

做手术需要的钱还差很多。为了打

消刘娜家里人的顾虑，我当时答应

只要手术，需要多少我都会帮。我

两天就凑齐了5万元送了过去，在手

术前我又送了5万元到济南。这10万

元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可

救命的事花多少钱都不能算多。

齐鲁晚报：除了捐钱，你还有

没有为刘娜一家做别的？

李师傅：我还帮着他们一家到

县医保办跑了跑，想看看能不能帮

着刘娜办医保。如果能办医保的

话，她出院以后就可以解决一部分
费用了。另外，还帮着他们找了县

里的领导，试试能不能通过民政部

门来帮一下他们。

齐鲁晚报：刘娜出院后还会需

要很大一部分费用，你还会帮下去

吗？

李师傅：这个我也想到了，还

专门咨询了医生。刘娜手术后第一

年的费用大约是15万元，此后每年

的费用在两三万元左右。这个费用

可能我一个人承担不了，可我肯定

会尽量想办法去帮他们，我自己帮

不了，还有我的朋友，一定会继续

帮下去的。

齐鲁晚报：你最早帮助困难学

生是什么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

虑来做这件事的？

李师傅：大约是6年前，我在广

播里听到了诸城女孩李勤美背父

上学的事情，当天夜里我就打114

问到了李勤美老师的电话。第二天

我就和朋友一起开着皮卡车去了

诸城，给李勤美送去了600元。这是

我帮助的第一个困难学生，不过当

时我自己的事业也刚起步，手里也

没多少钱。

后来我只要听到关于困难学

生的线索，就会开车去看看，如果

真困难的话就帮助。作为一个从农

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这些孩子的

不容易，帮助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

事。我当年上中专的时候，为了给

我凑学费，家里都把四间房子给卖

了。

齐鲁晚报：你每年资助困难学

生的钱有多少？家里人支持吗？

李师傅：每年资助的钱应该有

四五万元吧，这个我妻子也知道，

她也同意。妻子和我也有约定，每

年的资助不能超过5万元，以免影

响家里的正常生活。不过有时候，

需要资助的孩子确实多，也可能要
超过这个数。

这次捐助刘娜的事，家里都不

知道。这次数额有点大，没和家里

人商量，怕他们知道了有意见，我

就直接自己决定了。我不想因为这

些事影响家庭，这也是我一直不愿

公开身份的一个原因。

齐鲁晚报：你与资助的学生都

有联系吗？花这么多钱坚持做这件

事，还有别的原因吗？

李师傅：在我资助的这些学生

中，有一半我没见过面。他们很多

家里连电话都没有，联系也不多。

可每当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收到孩

子们的祝福短信，那时候确实是我

最欣慰最幸福的时候。

我电脑里有所有孩子的资料，

每当我打开电脑看这些资料的时

候，就会特别有动力。特别是当遇

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还

有这么多孩子指望着我呢，这就成

了我最大的动力。

齐鲁晚报：这些困难学生是怎

么找到的？你花这么多钱来资助困

难学生，有没有想过将来给自己的

孩子留下多少？

李师傅：我在和朋友吃饭的时

候，会有意打听这方面的线索，特

别是向我当老师的朋友打听。我虽

然不是义工组织的成员，但我有好

几个义工朋友，他们几个人会不时

地提供些线索，还有就是从媒体的

报道中发现。我捐助的孩子不限于

五莲县和日照市，也有临沂、潍坊

等地的。

我想过给我孩子留下一部分，

但不会太多。给孩子留下的财产太

多了不是好事，往往会让孩子不学

无术。这个我也和孩子说过。

齐鲁晚报：在以前的捐助中，

有没有遭到不被理解的情况？

李师傅：我觉得自己做了一
些该做的事情，别人没做可能是

因为没遇到这些孩子。但也有人

对我的做法，可能不太理解。以前

一个熟人给我介绍过一个贫困学

生，我一直在资助这个孩子。这个

熟人后来竟问我，花那么多钱心

里疼不疼得慌？我真没想到他会

这么问，不被理解心里挺难受的。

后来，我就尽可能地不让别人知

道，即便是给我提供线索的朋友，

我也一再嘱咐他们不要透露我的

真实身份。

齐鲁晚报：你有没有想过站出

来进行捐助，以带动更多的人？

李师傅：我如果有和陈光标一
样的身份的话，企业做得足够大，

有足够的实力，那我也愿意站出来

捐助，这样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

可我现在不行，做了点自己的事，

可是还在发展阶段，不适合太渲染

了。五莲县很小，一点事就都知道

了，我不想把事情搞大。有的人可

能不会理解，以为我有什么企图，

这样难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10月21日下午，经过一再努力与争取，本报记者终于在日照市五莲县见到了“隐捐”的“好心人李师傅”，对于记者的出
现，李师傅颇感意外，在记者承诺不透露李师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隐捐”的初衷与历程。这是是一段
心与心的交流，是一场没有任何修饰和伪装的对话，在这里，我们看到真善美，我们被这平凡的讲述深深打动。

救命的钱，花多少都不多

当初为我上学，家里卖了四间房

我不会给自己的孩子留太多钱

格读者来信

“隐捐”

让更多人受益

请给他们敬意

但勿过分关注

“隐捐”图心安

爱心最朴实

看了记者和李师傅的对话，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
被感动。除了感动，更重要的是，李师傅的捐赠行动，还
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李师傅出生在农村，家里曾为给他凑学费，把四间
房子给卖了。李师傅捐赠的动力，也许很难用一句话说
清楚，但他这样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一定是驱动他“隐
捐”的因素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从
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这些孩子不容易，

帮助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至少说
明，一个有社会底层生活阅历，或者了解
社会底层生态的人，在自身生活状况改
善之后，更有可能对困境中的人们产生
恻隐之心，包括陈光标这样大手笔做慈
善的人，其早年都有过艰苦的底层生活
经历，也能说明这一点。

相反，一个社会阶层之间关系泾渭
分明的社会，便很难有真正的共同情
感，这恰恰是今天特别值得警惕
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动态的、不断融合
的社会，更容易催生
普遍的慈善精神。

李师傅“隐捐”

已经很长时间了，他
说每年资助的钱应
该有四五万元。如
果不是被媒体偶
然发现了，像李师
傅这样长期坚持

“隐捐”的做法，

也许永远不会为
公众所知，我们不
知道还有多少像
李师傅这样的人，

我们可能永远无
法发现他们，但我
们从这样的行动
中，看到了“草根慈
善”的生命力，看到了
我们社会的道德根
基。“隐捐”这种“草根慈
善”所代表的文化，其实是
一种比精致的精英文化更
值得珍惜的民间文化，这
让我们对民间社会多了一
点敬畏之心。

“隐捐”带来的

不仅是感动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